
纹⾝店⼥⽼板：她有漂亮姑娘和两把⼿枪

逃离⾦三⻆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 查看详情

什么样的⼈会逃离中国，来到⾦三⻆？

沈星星在⾦三⻆认识了两个开纹⾝店的姑娘，她们是⼀对同性情侣，为了应付时

不时上⻔的⼩混混，她们甚⾄常备了两把左轮⼿枪。

关于来到⾦三⻆的理由，姑娘说：因为这⾥的毒品便宜。可实际上，在⾦三⻆，

同性情侣是不被允许的存在。

沈星星都难以理解：「明明还没到⼭穷⽔尽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这样？」

*** ***

2009 年 10 ⽉，⾦三⻆⼤其⼒的⼀家纹⾝店内，⼥店主举起⼀把左轮⼿枪。

她把枪⼝对准缅甸混混，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

⼀时间，场⾯静⽌。正在摔东西的⼈、试图挤进店内的同伙，和他们⾼举的双⼿

都凝固在了半空。

屋⼦⾥只有左轮⼿枪击锤的撞击声回荡着，「咔、咔」。

店主⼿上做着开枪的动作，嘴唇不断开启、闭合，说：「砰、砰⸺砰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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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想中的⾎腥场⾯没有出现，枪⾥没上⼦弹。混混们被店主耍了⼀道，觉得丢⾯

⼦，骂骂咧咧地上前准备算账。

店主没有理会涌上前的缅甸混混。她眯着⼀只眼睛，透过空空的弹仓，看着这些

愤怒的家伙，然后把枪放在桌⾯上，⼜从抽屉⾥拿出另⼀把左轮。

这把左轮装满了⼦弹。店主把弹仓弹出，给混混们看清楚，之后⽤左⼿摩擦，缓

缓转动⼀了圈，重新把弹仓装回枪⾝。

店主深呼吸⼏⼝⽓，睁着眼睛，双⼿持枪平举在胸前，做出扣扳机的姿势。她⽤

⽣硬的英⽂，凶悍地重复「出去」这个单词。

混混们互相看了⼏眼，终于倒退着出了房⻔。

等到⻔⼝已经看不到⼈影，店主⻓出了⼝⽓，右⼿扶着桌沿，让⾃⼰不⾄于跌

倒。

她把⼿⾥的枪放下后，轻轻扣了扣背后的⽊⻔，声⾳规律，三⻓三短。

⽊⻔厚⽽严实，上⾯留着⼀个正⽅形⼩孔，⼩孔上⾯的架⼦上托着⼀台泛⻩的旧

留声机。

⼀只⼲瘦的⼿从⽊⻔内伸出，细⻓苍⽩的⼿指摸到留声机的⽊盒，取出⾥⾯的随

⾝听，给磁带换了⼀⾯，按下播放键，随后把随⾝听⼜塞回了留声机⾥。舒缓的

乐曲从留声机的喇叭⾥传出。

⼀⾸歌曲放完，店主捡起跌落在脚边的纹⾝枪，拍了拍铺着纯⽩⾊床单的⼩床，

转头挥了下⼿指，说道，「过来躺着吧。」

纹⾝店叫做「不仅」，店主姓苏，我叫她苏苏。

她是我在⾦三⻆遇⻅过的，最特别的⼥⼈。

我常常逼迫⾃⼰融⼊⾦三⻆。⽽融⼊⼀个陌⽣环境最快的办法，就是让⾃⼰在语

⾔和外表上与周围的⼈同化。



我语⾔天赋不⾼，缅语始终听不懂，就只能从外表⼊⼿。

不知道是不是体内缺少⿊⾊素的原因，我从⼩⽪肤就⽩，哪怕在太阳底下暴晒，

也很快就会恢复原状。这让我苦恼，就想要通过纹⾝来掩饰肤⾊的不同。

东南亚各国纹⾝的历史由来已久，社会接受程度很⾼。对于⾦三⻆的年轻⼈来

说，多数⼈在⼗来岁就会被迫⾛上社会挣钱。取得的第⼀份⼯资，往往选择在⾃

⼰⾝体上留下印记，以此来体会痛苦，宣告成⻓。

当纹⾝师刻画完图案以后，他们还会回到朋友⾯前，脱光⾐服互相打量，攀⽐彼

此的纹⾝。

这⾥信奉⼩乘佛教，讲究清洗⾃⾝的罪恶。在他们看来，⾝体篆刻佛像、佛经或

者契合⾃⾝的动物图案，既是⼀种信仰，更是⼀种潮流。

在⼤其⼒，我先去了⼏家缅甸本地的纹⾝店，⾥⾯的纹⾝师傅⽐我还年轻，不⽤

事先在纸上画草图，从棕⻩⽜⽪袋⼦⾥拿出纹⾝的⼯具，直接就打算上⼿。我借

⼝⽐对价格，赶紧离开了。

其实泰国纹⾝技术更好，周边国家⺠众对泰国纹⾝师有种天然的信赖，只是提供

的纹⾝样式过于⺠族化，我不喜欢。

我⼜去了⼀家豪华赌坊，找了间刺⻘店。⾦三⻆也有⽇本纹⾝，因为亚洲国家⽂

化差异⼩，⽇本纹⾝进⼊⾦三⻆没有遇到⼤的阻碍。不过负责接待我的店⻓嘴边

留有⼀撮⼩胡⼦，我不喜欢。

晃荡⼏圈没有结果以后，我想着先去休息⼀下，找些其他有趣的事情。

离赌坊不远，有⼀家中⽂学校，每次来赌坊玩，只要时间⾜够，我都会站在教室

外旁听⼀会⼉。

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刚结束，⼤其⼒就接连新建起两家私⼈中⽂学校，专⻔负责

教育当地华商的孩⼦。这⼀家位于城东，只有两层楼，五间教室，没有操场，也

没有图书馆。



站累了，我点了⽀烟，刚吸没⼏⼝，看到窗⼾⾥伸出⼀只⼩⼿，⼿指不停乱动。

我⽤⾹烟的烟头轻轻碰了⼀下对⽅的⼿⼼，⼩⼿⽴⻢缩了回去。没多久，⼀个⼩

男孩⼸着⾝⼦，从教室⾥溜了出来。

男孩姓李，我习惯叫他⼩李⼦，⽗⺟在⼤其⼒开⼩卖部。

⼩李⼦⼀出后⻔，⽴⻢就直起腰板，挥着⼿，打算过来和我套近乎。

没等他开⼝，我就先甩了根⾹烟过去。⼩李⼦嬉笑着⽤左⼿掌接住烟，趁烟还没

弹起，右⼿掌「啪」地盖上。

他没有⻢上点着，⽽是跑回到后⻔⻔⼝，昂起头，⻅到教室后排的同学转过头看

着，才从兜⼦⾥慢悠悠地掏出⽕机点⽕，嘴巴吸着烟猛嘬。

我趁他吸烟分神的时候，⼀把抓住他的⾐服背领，拎着他转了个⽅向，问他知道

不知道这⽚有哪些特⾊的纹⾝店？

⼩李⼦想了⼀会⼉，才⽤⼿拉扯我的⾐⻆，⽰意松开他。⼩李⼦压着声⾳说，校

⻔⼝附近新开了⼀家纹⾝店，中⽂名字叫「不仅」。

中国纹⾝店在⾦三⻆属于珍稀物种，我有了好奇⼼，问这家店纹⾝的技术怎么

样？

⼩李⼦摇摇头，说⾃⼰没去纹过⾝，不清楚。隔了⼀会⼉，他的声⾳更低，悄咪

咪地说，「店主是个⼥⼈，⾮常漂亮。」

我拍了他脑袋⼀下，骂他才多⼤年纪，整天就知道看⼥⼈。

⼩李⼦也不⽣⽓。他是贵州⼈，却对我竖起⼤拇指，挑着眉⽑，⽤⼴东话说：

「靓⼥啊。」

我很⽆语，踹了⼩李⼦屁股⼀脚，叫他赶紧滚回去上课。



⼩李⼦⼀脱离我的控制范围，⽴⻢就抬⾼声⾳，说他⻅我⼀个⼈⽼是晃荡，肯定

没有⼥⼈，⾃⼰好⼼给我介绍媳妇，还挨了打。说着说着，就「呸」了⼀声。

这家叫「不仅」的纹⾝店在城东的⼀条⽼街⾥，附近的店⾯很少，但是有⼀家⽐

较出名的⼯艺品店，专⻔卖缅甸的动物标本，因此过来购物的游客还算多。

我掠过排队购物的中国游客，多⾛了⼏⼗⽶才找到「不仅」。

⾦三⻆的纹⾝店，很多都没有⻔牌。在⻔⼝挂⼏串素⾊的珠帘⼦，摆⼀些过往的

纹⾝作品，就算开张了。

「不仅」的店⾯⼩，⻔⼝没有窗⼾和玻璃，也没有其他纹⾝店常⻅的样品展览和

彩虹灯带，只有⼀块没上漆的原⽊板，挂在⻔头，⽤刻⼑挖出「不仅」两个汉

字。字歪歪扭扭，不太好看。

进⻔的房梁上，挂着⼀条条的竖条纹，是⽤杂志和报纸裁剪⽽成，黏上㬵⽔，再

套上⼀层透明的防⾬布当做⻔板。

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这些竖条上的字恰好组成⼀句话：也许你不会相信，此刻

我坐在这⾥。

我推开⻔，⾛进去。⾥⾯有⼀张原⽊⾊的桌⼦，桌⼦上放了四五个⼟泥罐⼦，罐

⼦⾥插着鲜花，左侧摆着⽩⾊的⼩床，⼏个有靠背的⽵凳⼦，头顶有好⼏盏灯，

很亮，房间有点闷，墙⻆的⻛扇吹个不停。（「呼呼」）⽿边萦绕着轻柔的乐

曲。

我记得第⼀次到「不仅」，店⾥正在放的曲⼦是《⼥⼈花》。

屋⼦只看⻅⼀个⼥⼈坐在椅⼦上，穿着⽩⾊的背⼼，短发，⽤⿊⽩条纹的发带往

后拢着，额头上有些许汗⽔，⼀只腿勾叠在另⼀只腿上，右⼿⼿肘撑着膝盖，⼿

掌托着⾯颊，在出神。

可能是感觉到有⼈进来，她微微侧头望着我，没有笑容也没有出声，眼⻆略微有

点弯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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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⼀刻，我脑海中迅速闪过⼀个念头：回去得请⼩李⼦抽烟。

⼥⼈就是「不仅」的店主。她伸⼿指了指地上的⽵凳，叫我坐⼀下，然后问我：

「你是想要给⾃⼰纹⾝吗？」她的声⾳有种⽻⽑拂过⾝体的感觉。我忍不住

「啊」了⼀声。

她的眉线很⻓，耷拉下来，重复了⼀遍刚才的问题。我这才听清楚，坐在凳⼦上

⼀个劲点头。

她⼜问我有没有⾃⼰喜欢的图案。我先是肯定，然后⼜否定。

她皱着眉⽑问我什么意思。我把凳⼦往她的⽅向挪了挪，凳腿划在地⾯发出声

响。（「呲呲」）

「我该怎么叫你？」

她叹了⼝⽓，从椅⼦上站起，眼睛斜着⽩了我⼀眼，说⾃⼰姓苏。

「那我可以叫你苏苏吗？」她⼈⾼瘦，直起的腰跨和我的视线平⾏。我得仰着头

看她。

苏苏没回答我，只是伸⼿指了指墙壁，我才发现上⾯贴着⼀张 A4 纸打印的警告

语：本店只提供纹⾝服务。

之后，她就板着脸问我：「是不是要纹⾝？不是的话，就⿇烦出去。」

我说⾃⼰想找⼀个靠谱的纹⾝师傅，已经⼗来年了。

苏苏⼜⽩了我⼀眼，丢给我⼀本⼩册⼦，上⾯没有⽂字，只有⼀幅幅彩⾊印刷的

纹⾝图案。她丢给我⼀句话。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？」

接着她起⾝给⾃⼰端了个四⽅杯，⽤银⾊的⽔壶倒了些⽔，打开嵌⼊墙⻆的⼩冰

箱⻔，从⾥⾯拿了⼀⼩袋⼦的冰块，放进玻璃杯，（「叮叮」）溅起声响，最后

拿着⼩⼑，切了⽚⼩⼩的柠檬，挤了点汁液在杯⼦⾥。



苏苏侧对着我，仰着头「咕噜咕噜」地喝⽔。从我的⻆度，可以清晰地看到细⻓

的脖颈在不停起伏，像是流⽔滑过⽯头。

我假装在看册⼦，但是视线⼀直偷偷瞄着苏苏，发现她的眼睛在⼀瞬间斜了过

来，吓得我赶紧翘起⼆郎腿，⼿指不停在册⼦上划着，假装思考应该挑选哪⼀

幅。

「你看得很认真啊？」苏苏把杯⼦放下后，问我。

我只能⼲笑⼏声，然后带着祈求的⽬光，向苏苏求⼀杯⽔。我很⼝渴。

苏苏重新坐回椅⼦上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问我是不是游客。

我犹豫了很久，才看着她，问道：「我应该是本地⼈还是游客呢？」

苏苏翻了个⽩眼说，看你样⼦也不像是要过来纹⾝的，算你⼀杯 10 美⾦。

我赶紧把⼿伸进⼝袋⾥，却掏出⼀⼤把筹码。我有些尴尬，问她筹码可不可以抵

债？

苏苏叹了⼝⽓，叫我⾃⼰去冰箱⾥拿个⼀次性纸杯，⾃⼰倒⽔喝。

我⼀连灌了三杯。喝饱之后，坐在凳⼦上，双⼿⼀左⼀右托着凳脚，像是乌⻳爬

⾏的姿势，朝她的⽅向缓慢挪动着。

「你在⼲嘛？」苏苏低头看着我。

「没⼲嘛。」我赶紧摇了摇头，把⾝⼦固定下来。

苏苏额头皱起，语调⽣硬，⼀字⼀句地说，「如果你不想纹⾝，请你出去。」

我左右摇头，甩得脑壳⼦都痛了，说⾃⼰必须要纹⾝，只是还没想好纹什么花

样。

苏苏把我⼿⾥的册⼦拿回去，⼀边翻⻚，⼀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样式。



我说这些都不太适合我，想要特别⼀点的。然后朝着苏苏问，「你觉不觉得我是

个特别的男⼈？」

苏苏说如果想和别⼈不⼀样，可以刻⾃⼰的名字，⼀般名字都是特别的。

我撇着嘴唇，勉强表⽰赞同，⼜问她：「你是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」

苏苏叹了⼝⽓：「你还是⾛吧，我不做你的⽣意了。」说完，她就回过头，⼿⾥

拿起⼩剪⼦，专⼼修剪鲜花。

叶⽚和枝丫落了⼀桌，她会把花枝丢进⼀个⼩⼩的泥罐⼦⾥，从旁边堆起的书⾥

抽出⼀本，夹住翠绿的⼩叶⼦，再把书重新放回去。

我尝试着说了⼏句话，但是苏苏没有再理我。久了，我⾃⼰都觉得尴尬，起⾝把

凳⼦放回原来的位置，迈步⾛出了房⻔。

出⻔的⼀刹那，我在满屋的芬芳中，竟然隐约闻到⼀点点刺鼻的酸味，很细微。

我⽴⻢就明⽩，这是放在锡纸上燃烧过的海洛因的味道。

我转头想要和苏苏说话，但是⻅她完全不想搭理我的模样，只能叹息着出⻔。

第⼆天⼀⼤早，我蹲在「不仅」的⻔⼝，⼿⾥拎着昨天晚上特意去找朋友拿的礼

物，想要第⼀时间送给苏苏。

但⼀整天过去了，店⻔都没有打开。

后来我实在是累极了，只能开⻋回达邦，得去送货。⼀路上我都在咒骂：去你妈

的⼯作。

第三天，送完货的当晚，我⼀夜没睡。

第四天清晨天还⿊咕隆咚，我就兴奋地洗了个澡，开⻋前往⼤其⼒。中午，总算

逮到苏苏开⻔。



去之前，我特意⼩跑到⼀个摊⼦上买了清⼝丸⼦。这种丸⼦⾥有⼏种植物叶⼦打

成的汁，可以清洁⽛⻮，清新⼝⽓。

那家摊⼦的⽼板娘是个佛教徒，在我付完钱后，冲我双⼿合⼗点头。我赶紧朝她

回礼，把⼏颗丸⼦塞进嘴巴快速嚼动，⽤摊⼦上的清⽔簌了⼝。

进去时，苏苏没有戴发带，正对着镜⼦整理⾃⼰的刘海。听到有⼈进⻔，她迅速

把镜⼦盖在桌⾯，转过头来张望。

也许是因为⻅到我，她呼了⼝⽓，瞪着眼睛问：「你⼜来做什么？」

我嘿嘿笑了两声，把礼物从袋⼦⾥掏出来。

我先拿出⼀根蜡烛，⽤打⽕机点燃，⽕苗把苏苏的脸蛋映衬得红扑扑的。我把蜡

烛放在桌⼦上，对她说这蜡烛是草⽊灰和动物脂肪做的，可以完全遮盖味道。

「嗯？」苏苏微微斜着脑袋，没有张嘴，⽤鼻⼦发出了疑问。

我很快⼜从袋⼦⾥掏出⼀包粉砖，在⼿⾥晃了晃，告诉她以后吸这个。

苏苏仍然不解。

我以为她不懂。解释说她买的都是参料货，所以烧起来才会有酸味。⼀般⼈沾上

海洛因，很难能戒掉，我想既然她染上了毒瘾，那就带些质量好的，⾄少别碰掺

了⽼⿏药的劣质品，反⽽对⾝体伤害更严重。

我拿给她的是双狮地球，不是市⾯常⻅的粉⽩⾊包装，是浅蓝⾊的内部货，不太

容易搞到。

苏苏看着我，没有声⾳。

我⻅她久久没有回答，就过去拉起苏苏的⼿，把粉砖拍在她的⼿⼼。

过了很久，苏苏才把⼿⾥的粉砖放在桌⼦上，问我到底想⼲嘛？



「找你纹⾝啊。」我冲着苏苏说。苏苏⽩了我⼀眼，问我怎么知道她吸毒的。

我说⼈体有个特性，眼睛和⽿朵不灵，那鼻⼦就会异常敏感。我⽤⼤拇指划了划

鼻⼦，冲她炫耀。

苏苏听了我的话后，⻓⻓舒了⼝⽓。伸出⼿朝我挥了下，让我离她近⼀些。等我

⾛过去站好，苏苏看着我问：「你知道⼀个好的纹⾝，是什么嘛？」我不明⽩。

「是让你的⾝体拥有⾃⼰的故事。」苏苏看着我，眼睛⾥仿佛有⼀⼝井，「给我

说说你的事吧。」

过了半个多⼩时，在我说了⼀些⾃⼰的故事以后，苏苏忽然拉了拉我的⼿说：

「你知道男⼈要想取悦⼀个⼥⼈，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嘛？」我依旧不明⽩。

「是坦诚。」苏苏第⼀次冲我笑。然后，她松开我的⼿，对着留声机的喇叭敲了

敲，三⻓三短。

过了⼀会⼉，⽊⻔打开了，从⾥屋⾛出来⼀个⼥⼈。⻓发、⼤眼、⾝材娇⼩、胸

前⿎⿎的，踩着⼀双⽊头拖鞋。（「啪嗒啪嗒」）

⼥⼈先是朝我笑了笑，然后径直⾛到苏苏的⾝边，伸⼿抚摸她的后颈。两⼈对视

⼀眼，苏苏也露出笑脸。

那⼥⼈对我说：「看来酥酥很喜欢你。我叫的『酥』可是酥⿇的酥，和你的不⼀

样。」她还对我说：「你知道⼥⼈想要取悦⼀个男⼈，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

嘛？」

我当时完全愣住了。

「也是坦诚。」

⸻⸻⸻⸻⸻⸻⸻⸻

苏苏出⽣在陕西西安，是个⼟⽣⼟⻓的古都姑娘。18 岁前没有离开过家乡，也

没有谈过恋爱。她曾经有过⼀段⻓达三年的暗恋，对⽅是她的⾼中地理男⽼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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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直到⾼考，苏苏也没有说出⼝。

她⼤学考到江苏，学的园林设计。

苏苏的情侣叫王嫣，江苏⼈，和苏苏是隔壁班同学，但是两⼈⼀开始的关系并不

好。

⼤学军训期间，苏苏因为体质⽐较弱，练站姿的时候实在扛不住，在操场上晕

倒，教官让她休息了三天。

王嫣当时也不想军训，参照苏苏的办法，假装晕倒。

「她怕脏，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只要没有被⾐服遮住的部分，都没有沾着地⾯。」

苏苏说着说着笑出声来，被王嫣瞪了⼏眼继续说：「她脸离地还有⼏公分，全靠

脖⼦使劲才撑住。」

教官罚王嫣跑圈。因为这件事，王嫣两个⽉都没搭理过苏苏。

「她有时候会过来我的寝室，找别⼈玩。」王嫣挠了挠苏苏的⼿⼼，说她当时⻅

到苏苏，就⼀定会躲到卫⽣间洗⾐服，把脸盆敲得梆梆响，或者⼀边轻声「哼」

着，⼀边穿上⾐服鞋⼦⾛出寝室。⼀个⼈在操场上转圈圈。

苏苏喜欢⼩动物，在校外养着许多流浪猫、流浪狗，给它们取名字、喂⻝，⽣活

费的很⼤⼀部分，都花在这上⾯。

苏苏坐拥⼀⼤群宠物，其中有⼀条名叫⼩⽟的⼩⽩蛇，室友都很害怕，成天叫嚷

着要把⼩⽟扔了。⽽王嫣不爱说话，加上⻓相艳丽，渐渐受到同学的排挤。久⽽

久之，在寝室⾥没⼈再和她说话。当时两⼈关系已经缓和，⼀合计，就在校外租

房⼦住。

⼤学四年，两⼈只是普通的室友关系，中间也因为⽣活上的琐事，有过⼀些争

吵，但是总能和解。

等到⼤学毕业的时候，两⼈因为⼯作地点离得⽐较远，苏苏准备搬出去独居。



苏苏收到公司录取通知的当天，王嫣提议出去吃顿散伙饭，纪念两⼈四年来的时

光。

她们吃⽕锅，喝啤酒。「脑袋有点晕乎乎的。」苏苏说。可能是因为对不确定的

未来感到不安，那天她们喝了很多酒，远远超出了平时的量。

当晚在出租屋⾥，王嫣强吻了苏苏。⼀切⾃然⽽然地发⽣。

「第⼆天，她不再提搬家的事情。」王嫣看着苏苏说。就这样，两⼈开始了和⼤

学时期不⼀样的同居⽣活。

经过⼀年的磨合期后，她们开始认真规划未来，逐个研究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的

国家，打算移⺠。

但两⼈只是普通家庭出⾝，⾛投资移⺠的路线，钱还差得多；⽽⼈才移⺠，⼜不

够资格。

这让她们陷⼊了纠结。

「她说不要担⼼，⼀切都会好的。」苏苏说每次谈论这个事情，她都会暴躁，但

是王嫣⼀次次告诉她没事，总会有办法。

⼜经过了两年，两⼈仍然没有凑够移⺠的钱。加上年纪渐⻓，苏苏的家⾥开始催

促结婚⽣⼦，安排了相亲。

苏苏⼀开始都是拒绝，但⺟亲⽤各种⽅法，逼迫她回家乡。

「爱不再是⽣活的全部。」苏苏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按照⺟亲的意愿，回去相了

⼏次亲。中途为了宽慰⺟亲，还特意和⼀个家境优渥的男⽅保持着联系。

毕业的第四年，王嫣开始吸⻝⽩粉。最初发现王嫣吸毒时，苏苏曾经劝过她，也

试过把她绑在床上，⼀直守着。但是毒瘾⼀发作，苏苏还是⻅不得王嫣受苦。

说到这⾥的时候，我唯⼀⼀次打断她们的回忆，认真地问王嫣：「你为什么要这

么做？」



王嫣说⾃⼰⺟亲和姨姨都死在了这条路上，她得继承家⾥的遗⻛。

我⽆法赞同王嫣的做法，觉得她辜负了苏苏。

海洛因⽆法戒除，只会越来越重。王嫣原先⼀个⽉两克的吸毒量，很快就开始成

倍增⻓。

10 年前的沿海地区，掺杂⽼⿏药等药品的⽩粉，⼀克的价格往往都能达到千元

以上，两⼈的存款渐渐消耗殆尽。

因为不敢向家⾥拿钱，为了王嫣能够吸上毒，苏苏开始周末去做兼职。

起初是模特礼仪，但是当时的市场竞争已经⾮常激烈，她的出场费不⾼，加上时

常要外出熬夜，不能照顾王嫣，苏苏做了⼀段时间就停⽌了。

后来，苏苏听说纹⾝师挣钱，加上⾃⼰⼤学学的园林设计，有绘图基础，就⾃费

学了纹⾝。

苏苏聪明努⼒，⼜⻓得漂亮，没多久就有了⼩名⽓。但是钱仍然不够王嫣吃粉。

2009 年年初，苏苏从⼀个⻢仔⼿⾥拿粉的时候，听说⾦三⻆卖得⾮常便宜，就

动了⼼思。找⼀些底层的毒贩了解信息后，毅然向⼀个富⼆代同学借了⼗万块

钱，从泰国偷渡到缅甸，在⼤其⼒开了「不仅」。

听到这⾥，我的胸腔忽然搅了起来，深吸了⼏⼝⽓，问苏苏为什么⼈家愿意借这

么多钱。

但是⼼⾥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

果然，苏苏把头靠向王嫣，伸出左⼿的⻝指，放在嘴唇上。

「嘘！」

吸粉的家伙容易瞌睡，王嫣⾃然不例外。她拿起桌⼦上的粉砖，打着哈⽋回到⾃

⼰在⾥屋的床上，盖了层被⼦，陷⼊睡眠。



我的视线⼀直跟着王嫣，直到她把⻔关上，才转头看向苏苏。

苏苏也刚把⽬光抽回，和我对视了⼏秒，问我要烟抽。苏苏抽烟很安静，等⽕光

燃烧到烟蒂，才开⼝问我：「国内是不是很难买到这种粉？」

我说这东西不好搞。

苏苏叹了⼝⽓，说：「你知道吗？原本我们还有机会回到中国的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听不懂。

苏苏没再说话，摘了⼀⽚叶⼦包住烟蒂，⽤⼿捏着，把烟熄灭。

我当时想了许久，还是不明⽩苏苏的话。中间沉默了⼀⼤段时间，然后我问苏

苏：「值得吗？」

苏苏摸着我的脑袋说我还⼩。

我⾮常⽣⽓，⼀把推开她的⼿，⽓呼呼地把⻔⼝的竖条扯下，揉成⼀团，朝着屋

内的电灯扔去。可惜没准头，砸在留声机的喇叭上。

后来⼏天，我没有再去「不仅」。

等到第⼗天，我连夜开⻋返回⼤其⼒，蹲在「不仅」的⻔⼝，等着苏苏开⻔。我

发现⻔⼝重新挂起竖条，只是表⾯有点褶皱。

这次苏苏开⻔早，⼀出⻔就⻅到我坐在⽯头上。她问我吃了没。说完就拉着我的

⼿，把我从地上拖起来，⼀步步拽回「不仅」。

她叫我先坐着，然后去⾥屋。过了不久，端出⼀碗稀饭，上⾯还有榨菜。我接过

碗筷，想要说话，但是卡在了喉咙⾥。

苏苏⻅我呆呆的模样，轻笑⼀声，声⾳让我汗⽑都竖了起来。

「你吃。」苏苏把我⼿⾥的碗，往我⾯前推了推，「这是我平常⽤的。」



我赶紧动筷⼦把饭菜往嘴⾥扒。

苏苏⽤⼿指点了点我的额头。她的指甲有点尖，我的额头有点疼。

后来，我经常过来蹭饭。⼤部分时候吃的都是粥，偶尔会炒⼀些家常菜。每次

来，我⽤的都是苏苏的碗筷。

因为⽤⼼经营的缘故，「不仅」渐渐有了名⽓，开始有中国游客过来纹⾝。游客

越来越多，最后连当地⼈都会过来找苏苏。

⼤其⼒的⽣意⼤部分都靠中国⼈⽀撑，很多缅甸⼈会特意讨好中国游客。我⻅过

⼀个 20 多岁的缅甸年轻⼈，找苏苏在脖⼦右侧纹了「恭喜发财」四个字。

⼀旦在摊位上遇到中国⼈，就会先⽤⼿指着脖⼦上的纹⾝，⽤中⽂说「恭喜发

财」，露出谄媚的笑容。

就这样，「不仅」渐渐阻碍了其他店的⽣意，⽽且保守的缅甸⼈都不喜欢外来的

纹⾝⽂化，这对当地的纹⾝师傅来说，是⼀种侮辱。

利益⽭盾，是最直接的⽭盾。很多同⾏开始注意到这家叫「不仅」的纹⾝店。

第⼀次来闹事的，只是两三个⼈，都是附近纹⾝店的⽼板。他们在房间⾥吵闹了

⼏声，赶⾛客⼈，再没有其他过⽕的⾏动。

我趁着这个机会，劝苏苏把店关了，这⾥的治安不太好，她⼜惹上了当地⼈，很

容易就会出事。如果还被⼈发现她是同性恋，更危险。

苏苏说⾃⼰知道，她知道在这边不容许同性恋的存在。⼀旦被发现，就会被抵

制。

我说：「不是抵制。」

在缅甸，同性恋是犯罪。2007 年，在⼤其⼒，⼀伙缅甸年轻⼈在烧烤摊上喝酒

打闹，可能是酒精作⽤，也可能是不⼩⼼，⼀个男⼈亲了另⼀个男⼈⼀⼝，随后

两⼈扭打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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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主动亲吻的男⼈被五⼑捅死在座位上。

⼤其⼒的警察打算把肇事者抓起来，被周围的缅甸⺠众阻⽌。所有⼈都围堵在警

察⾯前，让杀⼈犯离开了现场。

苏苏听了以后，只是说⾃⼰知道了，让我不⽤担⼼。

第⼆次，等到她拿枪赶⾛前来闹事的缅甸混混以后，我⼜让苏苏把店关了，说这

些都是缅甸⽼实⼈，才会被⼀个拿枪的⼥店主吓⾛。

「他们是⽼实⼈？」苏苏问我。

我和她说，你太激动了。苏苏没注意其中有⼏个家伙，根本就是为了凑数。他们

摔东西的时候，眼睛就没离开过苏苏的脸蛋。

苏苏翻了⽩眼，叫我不要开玩笑，然后⼜让我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学这些⼈。

我叹了⼝⽓。隔天下午，我回去⻅猜叔，找个借⼝让他介绍城东的管事给我认

识。

酒桌上，趁着管事开⼼，我故意说这边有⼏家朋友开的店需要照顾，中间顺带提

到了「不仅。」

当晚喝完酒，在去「不仅」的路上，我⼼⾥就在默默想着，苏苏知道以后的第⼀

反应是什么。模拟了⼗⼏个场景的完美对话，脸上的笑容再也⽌不住。

「什么事让你这么开⼼啊？」苏苏⻅到我的第⼀句话，也是带着笑说的。

我调侃说：「傻笑啊。」

苏苏撅着嘴巴，鄙视地翻了个⽩眼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王嫣从没有离开过「不仅」。⽽苏苏，离开「不仅」都是因为王

嫣。



「不仅」没有卫⽣间，苏苏就给王嫣在⾥屋放了个尿桶。每天关⻔前的最后⼀个

事情，就是把桶拿去倒了，再⽤河⽔和刷⼦清洗⼲净。

王嫣隔⼏天就要泡⼀次澡。苏苏给她准备澡盆，有时还要⽤矿泉⽔，加冰块，和

苏苏专⻔去摘的花瓣。王嫣拿⼀本书在⼿⾥，可以躺着泡⼀个下午。

如果遇上下⾬天，苏苏会在夜⾥，把洗澡⽔直接泼到店⻔⼝，顺着沟渠排到外

⾯；如果⾬不⼤或者没下⾬，她就要⼀⼩桶⼀⼩桶地把洗澡⽔拖到河边，倒进河

⾥。

王嫣的床头边，摆着成堆的书籍，都是苏苏⼀本本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。为了让

王嫣能够更好的阅读，她专⻔挑选字体⽐较⼤的书，⽽且在⾥屋的床头，还特意

凿了⼀个凹槽，⽤来放灯。

苏苏和王嫣有个共同爱好。每次苏苏都会从市场⼀次性采购很多件⾐服，然后在

晚上 11 点钟的时候，把「不仅」的店⻔关闭，两个⼈在房间⾥试穿新⾐，分配

⾐服的归属。

每当她们成功挑选⼀件⾃⼰⼼仪的⾐服时，就会笑着在床上打滚或者互相亲⼀

⼝。

当然，有时候她们会选中同⼀件⾐服。此时，两⼈就会互相争吵，谁也不让着

谁。闹得凶了，就⽤猜拳来决定。

两⼈都没看上的⾐服，就会被退货。但是⾦三⻆卖出去的东西，很少听过能退

回，⾐服⾃然不例外。这时候，苏苏就会把⾐服丢给我，让我去想办法。

去的次数多了，服装市场的⽼板都认识我了。

我不太喜欢王嫣，和她只有过⼀次⽐较深⼊的交流。当时王嫣说书看腻歪了，想

看电视。苏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。正好有朋友家⾥有卫星电视，他⽋我⼀些赌

债，我就把电视拆了，搬到「不仅」。

我装电视的时候，王嫣在旁边敲敲打打，嘲笑我被⼈骗了，把⼆⼿电视当新的买

回来。说完就⾃⼰捂着嘴乐。



我没有理会王嫣，看都没看她⼀眼，只是深深吸了⼏⼝⽓。

王嫣说话刻薄，好⼏次把我惹⽑了，就拉着我的⼿，问我她漂亮不漂亮。我⼀码

归⼀码，都会诚实地说漂亮，然后就不⻓记性地开⼼起来。

但那天晚上，我 12 点多才把电视装好。⾬季中的⼤其⼒，夜晚阴冷，我坐在

「不仅」⻔⼝的台阶上，⼀根接⼀根抽烟。

忽然⼀瓶啤酒在我的⾯前划过。

王嫣给⾃⼰开了瓶，递给我⼀瓶。⻅我没有接酒的意思，就把酒硬塞到我怀⾥。

碰了⼀下，⾃⼰喝了起来。

喝完后，王嫣没有任何征兆，就开始对我说她的家庭。

王嫣的⺟亲是三婚。第⼀任是个货⻋司机，在跑⻓途的时候，出⻋祸死了。第⼆

任是政府⼈员，在⼯作的时候⼼肌梗死了。第三任是个⽣意⼈，在王嫣四岁的时

候离家出⾛，从此再没⻅过。

「她受不了。」王嫣把喝完后的酒瓶放在屋檐刚好滴⽔的位置，⼀滴⼀滴⾬，落

在瓶⼝。⾝体⼸着，头窝在膝盖之间，双⼿摸着台阶的边沿，对我说⺟亲从此染

上毒品，没⼏年就死了。

我问说这个⼲嘛，和我有什么关系。

王嫣说没关系，只是想让我知道上天是公平的。给了她美，就要剥夺其他。

苏苏此时蹲下来，从背后搂着王嫣，头靠在她的右肩，对着脖颈亲了⼀⼝。

⾬，嘀嗒嘀嗒。

「她不想来这⾥的。」苏苏忽然冒出这么句话。她说在知道⾦三⻆⽩粉便宜的第

五天，就已经开始筹备。过了两个⽉，她骗王嫣过来泰国旅游散⼼，从美赛偷渡

到⼤其⼒，开了「不仅」。



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」我问苏苏。因为我记得她之前说过，那时候还能维持⽇

常⽣活，完全没到⼭穷⽔尽的地步。

苏苏没回答，被王嫣抢了先：「她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不会⽤现实去考验感情

的。」

我皱眉。

「我要确保，我们不会受到感情以外的困扰，⼀点点都不⾏。」苏苏说。

我听不懂，也不想再接话。

在离开⾦三⻆的前⼀个星期，我最后⼀次去「不仅」。苏苏当时正拿着⼀张纸，

⽤铅笔在纸上涂涂画画。

我悄摸摸过去，从背后⽤⼿遮住她的眼睛。没等我发出声⾳，她就开⼝：「别玩

了，我和你说件事。」

我收回⼿，绕到她的⾝前，蹲下来抬头问她什么事。她问我到底还想不想纹⾝。

⻅我没回答，她⼜说，⾃⼰考虑了很久，觉得两个六芒星组成的图案，很适合

我。

「可是我现在不想纹⾝了。」我告诉她。「为什么？」苏苏的眉⽑皱起。

我把下巴靠在她的膝盖，「纹了⾝，就没理由再来找你了啊。」

苏苏愣了下，然后对我说：「要是早⼗年就好了。」

「早⼗年会怎么样？」我赶紧问苏苏。苏苏眯着眼睛，「早⼗年，我就有⼒⽓能

教训你了！」

我像泄了⽓的⽪球，瘫倒在地上。「你那⼝⼦呢？」我躺着，有⽓⽆⼒地问。

苏苏双⼿合⼗，靠在左边的脸颊，侧头对我⽐了个睡觉的姿势。



「哎。」我叹了⼝⽓，想告诉她⼈⼀旦吸毒，⾃⼰就不再是⾃⼰了。但是犹豫了

很久很久，只是⼜叹了⼝⽓。

当天，我们聊了很多，苏苏特意去把店⾯的⻔关上。中途，王嫣出来过⼀次，亲

了苏苏⼀⼝，⼜回到⾥屋。

临近深夜，苏苏问我到底为什么想要纹⾝。我说因为要融⼊⾦三⻆。苏苏让我再

想想。

我皱着眉⽑，想了很久才告诉她，⾃⼰⾼中的时候，和⼀个⼥孩⼦约定过，两⼈

把对⽅的姓名纹在⼿臂上。

「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？」苏苏问我。

「⼩孩⼦的约定，哪能当真。」

苏苏乐起来，像是柳树的枝条倒映在河⾯，随⻛摆动。她举起⾃⼰的右⼿，放在

我的⾯前对我说：「你不是⼀直问我，为什么作为⼀个纹⾝师，⾃⼰⾝上都没有

纹⾝吗？」

我⼀直觉得特别奇怪。

苏苏她其实有纹⾝。这是我第⼀次抚摸苏苏的⼿指，指节细，冰凉。我看到她的

⽆名指的外侧，有⼀圈细细的纹线。我⽤⾃⼰的⼿指触摸，发现有⼀点点凹凸不

平。

苏苏把⼿指抽回，告诉我这⾥有半圈。然后转了下头，视线落在⾥屋，说那⾥有

半圈。

「合起来就是⼀枚戒指？」我将⾃⼰的两只⼿掌合拢。苏苏「嗯」了⼀声。

我再次叹⽓，说⾃⼰明⽩。

「那你现在想不想纹六芒星呢？」苏苏问我。我狠狠点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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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苏浅浅笑着，⽛⻮很⽩，她把我拉起来，推着我的背，⼀直到了⻔⼝。

她指着漆⿊的天空，问我看到了什么？

我尝试着回答：「乌云？」苏苏说不是。

我⼜试着回答：「⽉亮？」苏苏还是说不对。

我有点不耐烦，说⾃⼰不知道。苏苏说，是夜晚。

我翻了个⽩眼，问她是不是⽆聊逗我玩？

苏苏接着说道：「你知道嘛？男⼈做的任何⼀个决定，都不应该在夜晚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问苏苏

苏苏在把⻔关上的⼀刹那对我说：「因为夜晚属于⼥⼈啊。」

这之后，我再没有机会去「不仅」。

我想，苏苏⼤概已经离开了⼤其⼒。毕竟，王嫣未必还活着。

下期预告

苏苏说，夜晚属于⼥⼈。在⾦三⻆，我总是通过⼥⼈，看到些不⼀样的东西，⽐

如，宿命感。有个中国姑娘，光头，紧⾝⽪⾐，跟⼈约架的时候靴⼦⾥放两把军

刺。我叫她「翠妹⼉」。她⼗⼏岁的时候被拐卖，后来辗转到了缅甸，⾃⼰也做

起拐卖⼥孩的⽣意来。但是那天，就在我的眼前，翠妹⼉的宿命降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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